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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人口问题专家蔡昉：

先解决“未富”

才能解决养老

本报济南10月22日讯
(记者 任鹏 ) 要解决老
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最
直接的是要关闭未富和先
老之间的窗口，解决未富
问题是第一步要做的。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谈及中
国社会老龄化时，中国社
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
表示，中国最大的特点是

“未富先老”，显然，中国社
会还没有做好适应老龄化
的准备。

蔡昉告诉记者，尽管
世界上人口负增长的国家
还没有几个，日本如此严
重的老龄化社会，也仅经
历了三年的人口负增长。
但预计中国在 10年以后，
就要面临人口的负增长。

他举出了日本人口变
化和经济发展的例子，从
他提供的图表上可以看
到，日本当年是如何获得
人口红利实现高速增长，
也是如何因为人口红利的
消失，经济增长速度降下
来，乃至零增长。

“像我们都要老一样，
一个国家都会从年轻型到
老年型。越发达的国家老
龄化程度越高，中国人口
结构转变很快，老龄进程
快是必然的。”蔡昉说，“中
国社会显然还没做好适应
老龄化社会的准备。”

蔡昉说，中国最大的
特点在于“未富先老”。也
就是说，和我们同等收入
水平的国家都比我们年
轻，和我们同等老龄化程
度的国家要比我们富裕。

“要解决步入老龄化
社会之后的养老问题，最
直接的是要关闭未富和先
老之间的缺口。解决未富
的问题是政府第一步要做
的。如果解决了‘未富先
老’这对矛盾，将来我们老
了 ，但 也 处 在 富 裕 国 家
里。”蔡昉说，“看一下日
本，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了，
但生活水平没有下降。

民办养老院住不起，公办的又排不上队

贵和挤，能选谁？

一家临终关怀机构的尴尬

因“晦气”被迫搬家7次

数说
养老 50个老人分不到养老机构1张床

目前我国城乡养老机构有4 . 18万个，养老床位365万张。但平均下来，每50个老人拥有不到1张床。我国缺乏自理能力的老人约有3300万，如果按

照3：1的比例配备养老护理员，需要1000多万名，而目前从业人员不足百万，其中一半左右是文盲。

我省每100位60岁以上的老人可获得的社会养老床位只有不到3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百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7张的水平相差甚远。为此，我

省将在未来3年内新增至少10万张床位。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济南一家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内，老人们在排练合唱节目。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10月17日，75岁的杨小凤和丈夫张志峰在乳山市“爱之
源”养老公寓里弹琴歌唱。 新华社发

■“一张床位2800；再加上伙食费600，护工费2500，

奶费200元……我的退休金远远不够。”王淑芬说。

■北京最好的公办养老院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目

前已有9000多人排队候位。住在这里的老人还大都是离

休干部。

民办养老院

一个月要花费

6000多元

北京老人王淑芬(化名)四
年前入住了一所毗邻大医院
的民办养老院，希望减轻子女
的负担。然而经过几轮涨价，每
月6000多元的总费用让她开
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养老方式。

“四年前一张床位1700

元，现在已经涨到了2800；再
加 上 伙 食 费 6 0 0 ，护 工 费
2500，奶费200元……我的退
休金远远不够，还要两个已经
退休的儿女补贴。”王淑芬说。

养老院的伙食也让王淑
芬萌生去意。“为了照顾没牙

的老人，所有饭菜都煮得稀
烂，让其他人难以下咽”。

王淑芬渴望能进入一家价
廉物美的公立养老院，却被告
知需要排队等候很多年。“实在
不行我打算回家，请保姆照顾，
跟养老院比还是在家舒服”。

公办养老院

申请七年

才获一张床位

而在被认为是北京最好
的公办养老院北京第一社会
福利院，目前已有9000多人
排队候位。公立的北京第五社
会福利院，十多层高的大楼也
已经住满了老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

人介绍说，他和他的老伴早在
2004年就已经登记申请“一
福”的床位，直到2011年才入
住。他承认，住在“一福”的老
人大都是离休干部。

张敏儒老人是中国书画
协会副会长，他和老伴已经入

住“一福”7 年多。张老介绍
说，每个房间都配有电视、电
脑、冰箱、洗衣机、饮水机和宽
带，公共区域还有形体室和健
身房。他说这里环境好，空气
好，而且每月费用不足2000
元。

专家支招

破公私界限

支持民间资本

就北京一地来说，空置近
一半的床位多位于郊区偏远
地方或者市区内环境较差的
养老院，公办养老院和市区较
好的民办养老院则时常出现

“一床难求”的局面。
中国社科学院人口与劳

动经济所研究员张展新认为，
由于立法和政策制定滞后，
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不高，
公办养老机构受益于政策优
惠，但数量有限，致公办养老
院供不应求、民办养老发展
不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
口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
鹏表示，政府需打破公私立养
老机构的界限，包括投入和补
贴机制等，提高民办养老院的
服务水平，规范民办养老机构
的人员管理。

安徽省桐城市最偏远的
青草镇陶冲村村民黄吉义70
岁，每月可以领到55元的基础
养老金，虽然这点钱只能勉强
买个头疼脑热的药品，但黄吉
义已经很高兴，因为以前从未

“领过工资”。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最近公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
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
显示，城镇月均退休金1527
元，农村月均养老金74元。

“现在的养老金赶不上多
数养老院的标价啊。”在北京

郊区居住的王静感慨地说。
此外，如何安宁地走完人生

最后一程，也是众多老人的忧心
事。临终关怀事业在我国的发展
并不尽如人意。30年了，全国仍
然仅有100多家相应机构。

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是我

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曾被
周围居民认为“晦气”等原因
被迫搬家7次。25年来，这家医
院一直“坚守”着一个规矩：当
老人离开身边没有亲友时，工
作人员一定要紧紧地握着老
人的手。 据新华社

政
策
之
痛

晚年何处安放——— 重阳节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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